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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学研究专题】

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李 　 城　 　 　 欧 阳 宏 生

摘　 要：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并不只存在于文本及表征系统中，也存在于非表征性的具身实

践、特定情境、媒介惯习、情感、需求及动机等的交互耦合中。 表征与非表征协调作用，构建了网络知识生产的完整

意义。 非表征文化为网络知识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切入点。 认知主体与环境、物质化媒介、知识平台等构成彼此

关联的共同体。 在离身与具身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生产传播应从关系性体认入手，以实践中的认知主体为

核心，通过知识生产观念转变、知识关系网络重塑和知识服务升级重构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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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交往的社会。 网络知识生

产与传播不仅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也能够

培养和造就更多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识

人”。 尼科·斯特尔指出：“当代社会可以被描绘成

某种知识社会，这种社会是以科学知识向其一切生

活领域的渗透为基础的。”①随着当前互联网技术的

进步，网络成为现代人接受知识的主要来源和渠道。
人们对网络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既是一种为增强自我

身份认同和现实掌控力而产生的本能行为，也是认

知主体以身体实践和展演来激活与表达特定情感和

需求的一种日常活动。
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速了知识的生产、传播流

程。 人们通过网络获取知识，但缺乏对网络知识生

产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的关注。 尤其在智

能媒体和移动传播情境下，知识生产原先的权力结

构被打破，网络知识正以文字、图像、声音与视频等

多态耦合的方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网络知识生产

以 ＰＧＣ＋ＵＧＣ 模式生成，网络技术升级使知识的载

体、平台、终端与内容进一步分离，传感器、智能定位

系统等内置技术使知识生产与接受的场景更加复杂

多变。 网络知识生产建构了新的认知环境与文化权

力关系。 本文从认知交互视域出发，重新考察认知

主体与网络知识生产的关系，以期为网络知识的生

产机制、价值内容和传播模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认

知传播研究范式。

一、表征、非表征与认知交互

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理论，探究从离身认知到具

身认知再到离身与具身纠合的认知交互之理论演变

轨迹，可以明确理论整合的来源和合理性，以便在此

基础上阐释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机制。
１．表征与非表征理论

表征与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对理性形式的孜孜

追求分不开。 以第一代认知科学为代表的表征理论

认为，表征是人脑关于世界的符号表征与模型。 表

征理论还认为，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是自治的，人的

大脑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独立地反映

外部世界，并且认知可以与外部世界（环境）、身体

及身体的感知运动能力相分离。 正如米歇尔所描述

的那样， “连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轴线叫做表征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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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接表征生产者和观看者之间的轴线叫做交流

轴”②。 克拉克则将表征区分为两种形式的不完全

表征，即弱内部表征（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
强内部表征（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③他指出

了在与表征对象分离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内部信息处

理功能与其认知能力强弱的关系，即弱内部表征仅

能处理即时的和在线（ｏｎ－ｌｉｎｅ）的信息，处于较低层

次的认知水平；强内部表征则能进行离线（ｏｆｆ－ｌｉｎｅ）
的抽象操作，处于较高层级的认知水平。 有学者指

出认知建构的社会性，认为传播过程中主体能动性

认知以符码性的表征为核心，不同符码表征诉诸受

体的认知能动反应而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④

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非表征被凸显出

来。 非表征理论强调认知的情境性，认为所有的认

知都是情境认知或与情境相关的⑤，“环境是认知系

统的组成部分”⑥，重视人的认知所处的自然的和社

会文化的大环境。 非表征理论认为，身体动作、情绪

情感和行为习惯构成的特定实践情境等非表征性因

素对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非表征理论还提倡“关系

性思考”，打破了表征主义强调主客体二元认知的

界限。 这一理论主张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有

关。 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的“动力系统论”，认
为认知不是孤立发生于头脑中的事件，而是动态发

展着的身（脑）、心理、环境多因素耦合的非线性关

系和系统事件。 动力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如耦合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路径（ ｐａｔｈ）、确定性混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ｏｓ）、状态空间（ｓｔ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等，可以描述具有时

间属性的动力系统中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塑
造及动态演化。

２．离身与具身纠合的认知交互

表征理论强调认知的符号主义和计算隐喻，注
重认知的可计算性、可表征性，智能体的计算装置和

能力等，具有算法至上主义和离身认知倾向。 以新

计算主义及第二代认知科学为基础的非表征理论，
抛弃计算隐喻，回归脑、身体及其经验，更加关注认

知主体内外部框架系统中的“交互作用”，为主体、
具身性和行为赋予新的意义，具有隐蔽性和具身认

知倾向。 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的“情境性” “具身

性”“动力系统”等核心观念都指向认知交互，包括

身体与环境，认知主体与情境，认知主体内部系统各

要素、外部系统各要素以及各动力系统结构之间的

交互耦合。

认知交互就是指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交互，
既包涵对事物表征与非表征性的海纳态势及对两种

认知框架的协调整合，也是指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的

互动关系中认知主体与物体、环境、情境、关系网络

等的间性关系交互。 这是由于认知过程本身包含表

征与非表征两种形式，且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或无

法兼容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完成一项认知活动

既是通过身体、脑等多种结构的心理参与实现的，同
时又表现为某种动态整合的交互系统模式。 只考虑

表征性，容易陷入机械式的认知—心理反应模式。
只考虑具身性，又容易陷入生理决定心理的“还原

论”或身体中心论。 而将二者结合的认知交互，不
仅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表征与非表征过程的认知特

点，而且为适应当前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新场景

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传播阐释框架。 网络知识生产

与传播具有表征与非表征、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

双重维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知识生产与传播

有必要走向认知交互框架下的持续创新。

二、网络知识生产的表征与非表征维度

网络知识生产相较于传统知识生产具有其独特

性，从表征与非表征、离身与具身认知的双重维度入

手考察网络知识的生产传播，能够为深入理解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知识世界带来全新的视角。
１．网络知识生产的独特性

网络知识是指在互联网上生产传播的一切具有

专业性和生活实践价值的信息内容。 网络知识生产

即知识生产者以互联网为平台和载体，对各种知识

进行生产、加工和再生产的活动。 数字化情境下的

网络知识生产呈现出新范式、新样态。 正如约翰·
沃尔什在预测科学界变化时指出的，网络时代最为

重要的变化是科学家合作模式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

革。⑦以在线协作知识生产平台为特征的新一代网

络知识生产，从以受众为中心逐渐向传受融合的交

互模式转变。 知识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边界消失，接
受者同时是传播者和生产者。 网络知识社区（如知

乎、豆瓣等），正是以协作式的隐性知识分享及精英

与草根的共同参与实现知识的持续生产。 知识的独

特性、社交性、经验性及互动性是其传播价值。 不同

知识之间的互动产生新观念、生成新概念，大众的参

与加速了新知识的生产。 在协作式知识生产和共享

范式下，传统知识的深度性、系统性削弱，知识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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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社交化和可沟通性特征凸显，各类虚拟社

区、知识 Ａｐｐ、在线课程等构成新的交互式知识生产

网络。 从网站知识生产、百科词条、知识免费到用户

生产内容、问答社区和付费模式，知识生产传播的语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２．网络知识生产的表征维度

表征是对知识客体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表达。 它

意味着通过各种有形的文化符号如文字、图片、声
音、概念、公式、数据、模型等创造意义或进行意义建

构，是基于文本、符号、话语等非物质领域的探索。
从表征维度来看，外在现实和客观事物的规律借助

各类表征符号得以被表达、认知和交流。
网络知识生产首先表现为表征性。 一是网络知

识本身是依托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符号形式对

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计算化表征。 尤其是网络智能音

视频知识生产，主要运用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

等联合建模数据库，将所输入的文本符号自动生成

相应的智能化文本，以达到或超越传统媒介时代的

知识传播效果。 二是网络知识通常能够离开人的身

体（离身认知），借助超越时空局限的网络媒介去生

产和传播知识。 如人工智能主播播报新闻时往往不

需要人的肉身在场，而可以直接通过大数据搜集和

数字化信息处理进行智能采编和语音播报。 三是网

络知识生产过程是基于计算主义的算法推送和数字

化模型建构。 四是专业知识生产领域的深耕和细分

离不开精密严谨的表征系统。 如网络认知科学发现

的节点“择优连接”机制使知识生产的网络版图扩

大并建立相关性连接，专业发展中的跨学科整合、知
识挪用，跨文化中的文化包装和叙事整合，都是大脑

认知机制中的自动连接。 这与知识表征性强调知识

的关联性、意义建构与科学性不无关系。
３．网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

非表征是对非稳定性、流动性的日常实践、情绪

情感、身体动作及其间性关联的动力表达。 网络知

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关注身体、情感如何参与网络

知识生产及网络知识生产的情境性、具身性、物质性

等活力特征。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网络活动轨迹（知
识搜索、推送等）、情绪情感的网络塑造（不同的网

络媒介使用、地理位置、环境、布置、使用时间、频率

等）、身体激活与人对不同网络知识的情感表达、人
与非人（身体、脑、媒介环境）的共同体交互建构等

以及动态性的网络时空与网络事件认知、人的潜意

识在网络知识参与及实践中的作用（如对某一网络

议题的莫名强烈关注、追踪和愤怒等），都是认知主

体参与网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形式。 具体来说，网
络知识生产的非表征维度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网络知识生产具有具身性。 法国身体现

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主张知觉的非表征性，
认为认知最初以具身方式实现，知觉的主体是社会

文化性的身体—主体（ｂｏ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⑧，身体在认识

活动中具有核心作用。 具身性就是指认知主体的认

知能力不是离身性的纯粹思维活动，而是身体与环

境、大脑神经系统的共同作用机制。 很多案例表明，
网络知识生产正在回归真人身体。 例如，智能新闻

播报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具身化，外形上模拟真人的

身体形象，如声音、语态、话语风格、皮肤温度以及人

机交互的具身化设计等，提升了知识生产传播的效

率。 网络音视频平台邀请不同个性特征、不同知识

背景的红学专家来解读《红楼梦》，形成对经典知识

的个性化再生产和循环式传播，从而刺激网络知识

经济增长。 网络直播中的公益知识生产，不仅需要

网络技术和直播场地的物质支撑，还需要网民身体

参与直播的动态实践，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实现网络

知识生产的具身化和再物质化。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

也表明，情绪和情感都具有生产性，知识生产的表象

下是深层的个人诉求动机，人们通过网络空间的具

身体验形成意义，身体会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具

身感受重塑个人对网络知识空间的感觉和认知意

义。 非表征正是从认知主体持续的身体参与和网络

展演中，发掘知识创造流程中流动生成的社会文化

意义。 可见，网络知识生产不仅是社会性的，也是身

体化的，认知主体的“身体”也是承载意义的重要尺

度。 “非表征”已经进入网络知识生产的前台，成为

表达网络知识生产及其意义生成的重要维度。
第二，网络知识生产具有实践技术性。 数字网

络技术、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等为网络知识生产提供

了技术支撑。 在网络影像知识生产中，身体参与的

实践技术已然凸显。 如在网络互动剧的影像生产

中，受众不仅利用网络技术参与对情节的改写、讨论

与选择，还在观影中通过新媒体发送实时弹幕，生成

对其他观影者有影响的即时知识信息，这表明作为

认知主体的受众直接参与了影像知识的叙事生产。
在现代博物馆数字知识生产中，身体“感觉”成为建

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入实体空间的参观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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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点击和可穿戴语音设备进入数字影像营造的虚

拟与现实交互的时空场景，受者在 ＶＲ、ＡＲ 视角下

产生身临其境的具身感受，并随着移动的身体和不

断切换的知识景观而产生新异的空间体认，进而赋

予建筑和历史文物具有自我属性的新意义。 此时数

字虚拟空间、实体建筑与身体、物质化设备及历史知

识互为媒介，共同影响参观者的历史认同感。 这种

技术支撑下的知识生产，放大了认知主体感官的感

受力，更加注重多感官的沉浸体验，使历史知识产生

具身化的直观认知效果。 而运用智能技术合成已故

历史名人的全息影像也已变得可能，通过对历史名

人生前外形、声音等身体特征的模拟，可以营造一种

熟悉的与真人对话、互动的具身感受。 这也是对非

表征文化的创造性运用。 网络知识生产正是通过实

践技术从认知、情感、行为上不断弥合认知主体与知

识场景之间的距离。 网络用户的媒介技术参与是协

调和推动认知主体与环境、知识媒介之间关系的关

键，知识参与者通过与知识产品复杂的交互关系体

认网络知识空间，并以此扩张仅属于自身的知识

疆域。
第三，网络知识生产具有情境性。 根据非表征

理论，“情境性”是认知主体具身心智与外在环境交

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根据不同的空间环境和行为场

景植入不同的载体，达到具身认知效果。 车载音频、
家庭智能音箱等，均能为不同认知主体在所处的不

同时空场景实施知识生产传播。 具体地说，如喜马

拉雅 ＦＭ、蜻蜓 ＦＭ、荔枝 ＦＭ、懒人听书、播客等移动

音频平台，通过搭载各种智能硬件设备将音频植入

到汽车、智能家居等使用场景中去，用声音直接触达

自我意识的感官存在。 二是根据知识接受者的实时

状态。 数字网络兼具知识载体和知识生产环境的双

重身份。 网络知识生产不仅需要身体和技术的承

载，而且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 身体在网

络知识的生产、分享和接受中，不断创造性和展演性

地感知环境，使人重新体认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和文

化情境。
非表征文化为网络知识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切

入点，非表征能有效参与并认知网络知识世界，和表

征协同描述网络知识世界。 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身体

与网络媒介一起塑造了知识空间的活力并不断对知

识进行再生产。 在网络知识生产中，表征与非表征

的认知转向为深入理解网络知识世界带来了全新视

角。 正如德国学者布鲁尼和卡斯那指出的那样，将
认知过程二分为耦合（在线）和去耦（离线）过程，动
力主义模型的任务应当是尽力去修复、填补二者之

间的认知间隙，而不是完全排斥去耦过程。⑨表征与

非表征协调作用，构建了网络知识生产的完整意义。
而非表征文化、表征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通过

认知主体（智能体）在内外环境互动中构建的控制

系统而实现在身体—脑—环境的动力系统中进行物

质重组和衍生构造行为。

三、认知交互与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秩序重构

“认知传播既在传播流程中观照人的认知行

为，也在人的认知过程中把握信息传播的具体实践，
内容生产在为人们提供传媒消费对象的同时，也建

构着人们对不同传媒产品的认知逻辑。”⑩认知传播

与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具体表征样式之一的知识生产

同样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认知交互作为重

塑离身与具身认知协调的一种认知传播实践范式，
对人脑、心智、环境、情感、动机等表征与非表征状态

的关系性观照已超越传统单一性的认知框架，也对

网络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离身与具身认知

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生产应从关系性体认入手，以
实践中的认知主体为核心，从知识生产观念、知识关

系网络、知识服务升级等方面重构网络知识生产传

播秩序。
１．知识生产观念转变：重新认识知识内容生产

的多元关系

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环境下知识生产空间发

生了深刻的转型。 一是知识生产效果反馈进入生理

层面，眼动仪、传感器、神经测绘仪等植入人的身体

带来快速的认知反馈机制。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多元

化。 除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机构，如学校、研究所、出
版社等精英化团体，还有广大网民自发参与知识生

产的民间组织、商业机构和个人。 三是知识消费模

式升级。 用户不再满足于单调片面的内容生产模

式，而是更加追求知识产品的消费体验和附加价值，
知识内容能否彰显自身的艺术品位、个性风格、身份

地位等成为价值量度。 因而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变

革，知识生产者应转变生产观念，在认知交互框架下

建立更具有发散性、多维性和互动性的整合知识生

产模式，既通过感性化的知识媒介传受载体激发受

众认知图式中的格式塔差异，也通过不同形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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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符号和跨媒介叙事形式建构可激发受众认知实践

中的非对称性认知，实现内容生产与认知效应的

增强。
第一，强化专业知识生产的表征科学。 专业知

识及其表征系统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仍是第一要素。
网络时代由于社交平台的兴起，形成草根平民知识

传播态势，体现为社交化、情感化趋势。 但人们对专

业的科学知识需求仍十分强烈，知识生产的系统性、
严谨性仍十分重要。 因而表征性作为知识的本质属

性和重要维度，在知识生产中应占据优先地位。
第二，优质内容是网络知识生产的关键。 多元

的生产者、知识分发渠道和消费需求下，知识内容生

产的质量及流向是生产价值的体现，也是衡量传播

效果的重要因素。 从知识生产活动与认知主体的互

动机制来看，网络知识生产活动是社会表征系统实

践的结果，充满话语权利的生产、协商和交换。 受众

以多元认知的方式建构出网络意识空间的差异格

局，并以个体潜意识诉求的满足为认知基模选择信

息，建构认知框架并形成行动机制。 而优质的知识

内容是进行知识创新和促进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
一是可以通过激活或挪用普遍共享的情感、潜意识、
触觉体验等非表征信息来进行知识生产创新。 比如

在某些财经类短视频知识生产中，主播的话语风格、
服饰、妆容、体形特征、背景色彩、年龄等非表征信息

均会使受众产生对财经知识不同的认知效应。 二是

做好优质内容的再生产。 当前短视频知识生产与知

识 ＩＰ 开发成为知识内容生产的两大主要趋势。 利

用短视频平台生产及再生产优质知识内容，开发优

秀的内容版权（即 ＩＰ），既能保证一定的话题热度，
也能实现市场收益。 如亚马逊音频平台让明星史蒂

芬·弗莱为英国读者朗读“哈利·波特”系列，不仅

提高了有声书的用户体验，也被认为是至今最好的

ＩＰ 版本之一。 三是重塑知识内容交互中的多元关

系。 主要包括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

机器关系，表现为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的方式有符

号交互、语音交互、手势交互与面部识别等形式。 以

知识内容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

的知识社交关系。 人们围绕知识内容的生产、分发

和传播活动，建立起一种协作生产模式的知识关系

网络，人们的知识获得、情意交际以及行为反应等认

知过程机制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围绕知识内容重

塑多元关系，利用人机交互提高知识生产传播的效

率，同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在知识分享与传播中增

强人与人的纽带关系，是未来知识生产需要注意的

问题。
２．知识关系网络重塑：生产动力系统交互与传

播关系重构

认知动力系统理论认为，认知是嵌入在环境中

的智能体的适应性活动，认知、身体与环境处于一个

实时性的动态关系系统中。 认知传播场中不同节点

诸要素（如传播主体、审查机构、媒介组织、接受主

体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对接受主体的认知

行为产生影响的认知传播网络或图式。在网络知

识生产关系网络中，认知主体（包括知识生产者、传
播者和消费者）、与认知主体相关的知识传播平台

（门户网站、客户端、Ａｐｐ、短视频等）、物质化媒介

（智能穿戴设备、传感器等）以及环境（网络环境和

现实环境）四大要素持续互动，共同生成网络知识

生产传播的动力系统。
一方面，知识生产的动力系统要素揭示了优化

网络知识生产的可能路径。 在认知主体方面，知识

生产者除了利用一切物质化媒介搜集信息做好用户

画像、继续深挖知识接受者大数据信息实施个性化

推送外，还应重视对用户情绪、关系、态度、情境、位
置、媒介使用惯习（如频率、时间、类型等）多元交

叉数据的挖掘以形成更精准的用户认知。 在用户平

台方面，各类社交平台、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等都在

与认知主体、环境系统的互动中形成结构更加复杂

的网络平台系统。 大平台系统为实现市场利益最大

化，则需要加强用户的多感官沉浸式体验，做好从生

产主体、平台终端到接受者的认知布局。 这就不仅

需要增强技术实践的沉浸式体验，也要关注知识生

产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事件和时空带来的用户需求变

化以及不同知识网络展演的非常规性和非可预测性

（如网络舆情知识的生产与衍变），随用户认知时空

情境的变化而做好网络知识生产。 在环境方面，人
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性增强。 网络知识的生产传播

既离不开物质技术环境，也离不开认知主体对环境

空间的感知、表达和重构。 除了现实环境的空间布

局、地理位置等影响因素，网络知识生产传播也更倚

重网络环境，在人与网络环境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

的知识（如知识分享平台知乎、豆瓣等），借助不同

知识背景主体的知识协作分享不断创造新知识、新
概念。 因此，网络知识生产的动力系统揭示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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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接受者和平台、物质化媒介、环境是相互作

用的，网络知识生产路径优化既要构建良好的知识

生产环境，也要重视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另一方面，知识关系网络重构知识传播格局。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

互动式的网络中”，“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

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

新结合起来”。网络知识传播中知识通过动力性网

络结构中持续互动的个体、群体和机构来创造，知识

生产及知识流动的方向、节奏、传播活力与网络结构

中的权力、制度及文化密切相关。 首先，完善知识生

产管理系统。 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的系统化、有序化

是重中之重。 交互式技术平台搭建和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网络实践数据库是基础；采用融合式的

知识传播方式如新旧媒体融合、多感官式融合是关

键；做好信息筛选，建立系统、清晰的网络知识地图，
提升受者的知识接受效率是目的。 故而完善知识生

产管理系统，建立合理的知识生产管理制度，既要为

生产者提供强力技术支撑，也要层层把关，严控和杜

绝伪知识传播。 其次，优化网络知识分享机制。 随

着社交知识分享的情境演化、人际互动增强和知识

累积，人的认知不断升级，知识成为媒介参与人的日

常生活实践，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经验世界。 网

络知识传播可以进一步鼓励隐性知识的积极分享，
提升知识含量，重构知识传播格局，以满足知识贡献

者的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 最后，重视网络知

识生产传播的文化属性。 知识表征本身蕴含社会权

力与文化关系，知识流动与被实践的非表征文化在

互动中产生出新的社会权利关系。 良性循环的知识

生产传播体系不仅要为精英文化阶层服务，也要为

提升整个大众阶层文化水平服务。 而如何做好精英

与大众、个性化知识生产与公共性知识生产间的平

衡，值得进一步探索。
３．知识服务升级：增强场景定位与日常实践的

应用交互

在移动互联网情境下，知识生产传播越来越场

景化。 场景是基于特定时空环境，与人的行为、心
理、需求相关的情境氛围的总称。 罗伯特·斯考伯

和谢尔·伊斯雷尔认为，移动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

强化，并提出“场景五力”：大数据、移动设备、社
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 数字时代的网络知识传

播带有鲜明的场景特征，主要表现为智能物体（车

载音频、智能音箱等）的场景化、知识内容分类的场

景化（如知识平台分类的历史场景、娱乐场景、热点

话题场景）以及知识接受的场景化。 跨平台、多屏、
智能物体、移动情境，越来越成为人们知识消费的场

景。 因此，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各种场景”提升

知识服务水平，成为知识生产者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第一，增强知识生产与地理环境中认知主体状

态的实时交互。 非表征理论强调“具身性的研究不

再只是有关身体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和体验的研

究”。 这意味着对认知主体的身体体验和身体所

处的实时环境的新关注。 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身体体验。 包括了知识触达身体，身体参与体认和

身、脑、境三者的有机协调。 二是身体日常实践所处

的实时环境，即用户此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意义对

知识接受者产生作用。 比如人在图书馆、书房与在

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会对知识

的选择、需求和接受度不同。 因而定位身体所处的

实时环境及身体在不同场景下的展演性实践，并由

不同的环境场景（如餐厅、旅游景区、地铁站等）接

入符合场景需求的优质知识内容，是未来知识服务

需要关注的。
第二，加强知识服务与用户行为、动机、情感、需

求状态交互。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５Ｇ 技术的发

展，人在不同场景下会有不同的知识消费需求与习

惯。 知识生产服务平台将逐步转向个性化、精准化

的场景争夺。 目前，各类搜索引擎、购物网站、知识

Ａｐｐ 等均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对用户的实时信息

采集和个性化服务。 如网站根据用户对某个词条的

搜索次数、频率的保存，对其感兴趣知识产品的查看

次数、收藏，放入购物车与停留时间的记录和行为轨

迹搜集等自动获取用户实时数据，并做进一步知识

推送服务。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网络知识生产者

可以根据用户个人的行为数据和实时的社交情境、
天气、交通等结合调整知识传播的内容、节奏和用户

界面，进行精准化服务。 因此，做好知识用户生活方

式的数据调查，如其使用知识平台的时间、类型、方
式、内容偏好等数据信息，将有助于识别用户并进行

精准的知识匹配。
第三，打造综合性的知识服务平台。 移动互联

网带来人们认知场景的变化，场景的变化带来知识

需求的变化。 大数据和定位系统能够搜集数据并做

用户画像，为个人化场景服务提供了可能。 比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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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统自动向旅游景点用户推送的餐厅、酒店、医疗

等生活知识服务，社交媒体推送的旅游攻略，驴友发

布在社交媒体的游览经验或知识心得，等等。 知识

接受者在移动场景中自由接受个性化信息，在不同

的场景背景下根据行为和环境做调整，从而产生对

旅游地景观和风土人情的个性化认知。 一些知识服

务类 Ａｐｐ 如高德地图、谷歌地图、旅游服务软件等，
不仅为用户提供行动路线导航，也同时开发用户的

新需求，比如引导新的网红打卡地、网红食品、酒店

等，从而实现场景与服务的融合。 因此，只有利用各

种传感器、可穿戴设备和大数据技术，打造综合性的

知识服务平台，进行场景化知识的深度开发和应用，
加速从知识生产到生活方式服务的转型，才能不断

满足用户的认知体验和知识愿景。
综上，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并不只存在于

文本与象征系统之中，也存在于人的具身实践、特定

情境、媒介使用惯习、情感、需求、动机及身体与知识

场景的交互耦合中。 网络知识生产只有超越单一、
线性的话语生产框架，打通知识生产表征与非表征

的逻辑通道，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交互关系以及网

络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动态结构升级中建立多维度、
多元互动的动力系统模式和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体

系，才能使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更具价值。

注释

①［加］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３ 页。 ②任悦：《数字时代视觉表征的变化———对“我
们：数码相机记录的影像生活”摄影比赛作品的内容分析》，《国际新

闻界》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③Ａｎｄｙ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ｐｐ．４６１－４８１．④⑩欧阳宏生：《认知

传播学》，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第 ８０—８１、 １５４、 １２１ 页。 ⑤Ａｎｄｙ
Ｃｌａｒｋ．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Ｗ． Ｂｅｃｈｔｅｌ，
Ｇ． Ｇｒａｈａ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１９９８， ｐｐ． ５０６ － ５１７． ⑥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Ｗｉｌｓｏｎ． Ｓｉｘ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 Ｖｏｌ． ９，
Ｎｏ．４， ｐｐ．６２５－６３６．⑦Ｊｏｈｎ Ｐ． Ｗａｌｓｈ， Ａｎｎ Ｒｏｓｅｌ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９， Ｎｏ．２４， ｐｐ． ４９－ ７７．⑧［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

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６—１６６ 页。 ⑨Ｌｅｏｎ Ｃ． ｄｅ
Ｂｒｕｉｎ， Ｌｅｎａ Ｋäｓｔｎ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Ｎｏ．１１， ｐｐ．５４１－５６３．李城：《后疫情时

代大学生对红色影视剧的接受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全国 １２ 所

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０６ 页。 
［美］罗伯特·斯考伯、［美］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

代》，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页。 
Ｇａｉｌ Ｗｅｉｓｓ， Ｈｏｎｉ Ｆｅｒｎ Ｈａｂ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９， ｐ．１４３．

责任编辑：沐　 紫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 Ｃｈｅ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ｂｉｔｓ， 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ｖｉ⁃
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５６１

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